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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依依秋水清，

碧落银河两岸明。

红叶化蝶醉光影，

玉露惜赠霓裳行。

（王慧/文、摄）

上世纪六十年代，寻常人
家一年到头吃饱肚皮的日子屈
指可数，山芋便成了“瓜菜代
粮”最佳食品。

“倒山芋”，就是生产队的
社员把山芋田里的山芋刨过
后，我们这些孩子再在刨过山
芋的田里刨一遍，寻找一些遗
漏的小山芋。

江南农村每年霜降一过，
生产队就分派社员刨山芋。刨
山芋前，先清除山芋藤。经过
霜打的山芋藤早已枯黄，蔫巴
巴的，稍用力一拉就能把山芋
藤拉起。拉掉山芋藤的田地，
一眼可见地垄上有不少大小不
一的裂缝。咋会有裂缝？原来
山芋在泥土里生长四五个月
后，随着山芋逐渐长大，就会撑
裂泥土, 裂缝下面就是一只只
大山芋。

干活的男社员脱去外套，
双手把持四齿铁耙拉开架式，
一铁耙一铁耙有节奏地刨，嘴
里不时发出“嗨嗨”的喊声。刨
山芋有诀窍，铁耙须离根部一
尺左右刨下去，然后用力一拉，
一只只山芋就“脱泥而出”；一
棵山芋根下一般有3—5只，多
的有 7—8 只,大的一两斤一
只,小的一二两一只；若对准根
部刨下去，红皮、紫皮山芋就会

“身首分离”。男社员在前面
刨，女社员拖个大箩筐在后面
捡，偶尔刨到一只四五斤重的
大山芋，大家会聚在一起说笑、
嬉闹一番。

“倒山芋”的次数多了，小
伙伴人人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站在田地稍稍一瞧，就能
看出哪儿有“漏网”的，往往一

刨一个准。小伙伴手拿小铁
锹、篮子在地里拉网式搜索。
刨到大山芋如获宝贝，高兴得
又蹦又跳，刨到一些细小山芋
也不肯放过。待有半篮山芋
了,小伙伴们便边刨山芋边在
松软的泥土地里奔跑、玩耍、翻
跟斗。玩着玩着，突然一只大
老鼠“嗖”地窜出，“打老鼠！
打老鼠！”小伙伴们一片大呼小
叫，老鼠瞬间逃得无影无踪。

最开心的是在野外烤山
芋，小伙伴刨到山芋后每人拿
出一两只，捡些柴火在田野里
烤。待山芋烤熟飘出诱人香
味，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抢烫
手的山芋，掀开烤得焦黄的山
芋皮，一股热气伴着香味扑鼻
而来，一个个大口吞咽。吃过
山芋后，小脸蛋都像小丑似
的。回家前不忘先浇灭火星，
再到水沟边洗洗脸，然后相约

“保密”。
生产队每年刨山芋，男女

社员齐上阵10天左右才告捷，
那些日子小伙伴放学回家，就
立马“披挂上阵”倒山芋，每次
都能刨到七八斤。山芋拿回家
后，母亲在煮粥煮饭时会掺些
山芋。掺了山芋的粥饭有一股
甜醇味，家里一改寻常吃不饱
的窘境，个个吃得“肚饱气
胀”。上学时母亲会在我书包
里放只山芋，课间休息肚子饿
了拿出来吃，引得班里不少同
学咂嘴羡慕。

不知不觉当年倒山芋的娃
娃都已步入老年行列。每当街
上出现烤山芋，我就会不由自
主想起儿时在农田里倒山芋的
往事。 （徐森宝）

不久后的一天，峭岐镇上来了一支文
艺宣传队，在村口搭建起土台，为村民演
出了一台节目。这可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扭秧歌，听到了敲腰
鼓。尤其那个牧童与村姑对唱的《小放
牛》，看得大家如痴如醉。见化着妆的男
女演员在台上载歌载舞，我想不到世上竟
有这样好看的东西。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
人民好喜欢……”“嗨啦啦，嗨啦啦，天空
出彩霞，地上开红花……”这些歌曲，很快
传唱开了。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演出越
来越多。各中心小学也会组织文艺会演，
还进行评比。我们村只是个“一到四年级
的复式班”，我们的卜老师排演了双簧《我
说人老了》，赢得阵阵掌声，还捧回来一张

奖状。
那时村民大多是“睁眼瞎”，我父母就

是文盲，后来利用农闲时光开展扫盲运
动。

教室是现成的，那个复式班课堂里，
晚上点亮一盏汽灯，迎来不少村民。虽说
要求会认会写300个常用字才算脱盲，但
事实上很难达到这个要求，能识得100个
字也就不差了。

老师也是现成的，卜老师是单班复式
教育行家，他培养出了许多“小先生”，让
四年级的学生去扫盲是绰绰有余。

一次轮到我，一上讲台，我就“大伯大
婶”乱叫一通，还说“教得不好，多多指
教”，没想到竟得到了父亲好友的称赞，夸
我“口才好”。 （苏洪祥）

在江阴初解放的日子里
悦苑悦苑

乐龄“悦苑”请您来坐坐
乐龄“悦苑”开张啦！这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

园地，旨在展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
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
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桑榆未晚为霞满天，充实的退休生活
中，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跳舞唱歌，一边含饴弄孙、安享天
伦；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希
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总
之，只要是能增添情趣、愉悦身心的内容，都欢迎您将之化
为随笔、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来稿请发到邮
箱：lelingwx@163.com，标题中注明“悦苑”字样。

倒山芋

1949年4月22日，距我们村5公里
多的长江边，传来了猛烈的炮声。江阴要
塞上空，一道道探照灯光柱晃来晃去。我
随村民们一起，涌到村后的土岗上，惊恐
地看着。有人在议论：“共产党的队伍要
打过来了。”有胆子小的，拔脚回家，收拾
行李，架起箩筐，准备“逃难”了。

4月23日早饭后，便见有溃败的国民
党军，从村西一条大路，经峭岐、青阳，向
无锡方向逃去。村民怕被拉夫或遭掳掠，
都将家门紧闭。有一个逃兵，扛着挺机
枪，从西村走到东村，看见我家的门是虚掩
着的，便侧身撞门进来。祖父急忙迎上去去
阻拦，可他仍径直往二进屋闯去，并连连摆
手说：“别害怕。我是后塍人，抽壮丁拉去当
了兵。如今路过家乡，要是再不逃走，就永
远回不了家啦。”他又说家中还有老母妻儿，
所以故意掉队，找机会溜进了村子。我们听
他口音像是杨舍（现属张家港市）人，又见他

一脸真诚，也就慢慢放下心来。他请求我们
给他一套便衣，并说：“这机枪是美国货。解
放军马上要来了，你们拿去献给政府，会有
奖赏的。”爷爷胆小，连连摇手：“你赶快把它
带走，扔远些，越远越好，千万别连累了我
们。”母亲找出了我去世不久的父亲的一套
灰色夹衣，逃兵穿上了还算合身，他就用刚
换下的那套棉衣服，裹在了机枪的外面。爷
爷还不放心，又拿过一件旧蓑衣包在外面。
逃兵就带着那一捆东西，从后门出去了。他
刚走了二十多步，就把机枪扔到了村后的池
塘里。有棉衣裹着，那枪在水面上浮了好一
会儿才沉下去。也许后村有人见到了这个
情景，又听说曾有逃兵到过我们家，因此没
过几天，区上便派人把那机枪捞了起来，
欢天喜地扛回去了。

那个逃兵离开我家一个多小时后，一
队队解放军就从村西大道向南进发了，秋
毫无犯、鸡犬不惊。

文艺宣传队下乡和办扫盲班

国民党逃兵闯进我的家

夜游运河畔


